
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5个年头了，但父亲

的音容笑貌、为人处世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

且记忆犹新。

父亲年轻时由姑父提携，赴上海学生意。

从偏僻的小山村来到灯红酒绿的大上海，踌躇

满志的父亲，决意干一番大事业，谁料天有不

测风云，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8月，日机数日对上海狂轰滥炸，父亲

几经死里逃生，后来只得与其姑父一家乘木帆

船数日颠簸回到家乡。打我们懂事起，父亲每

每谈及此次大逃难，时而泣不成声，时而义愤

填膺，最后总愤慨地说：“日本侵略者‘毛兮

毛’。”

父亲回到家乡后，即随父学医，且自学不

辍，上世纪50年代初主持创建鹿木乡卫生院，

因人生多次挫折及劳累，中年即患严重的“内

耳眩晕”病，时发眩晕，一旦发作，不能自制，痛

苦难挡，平时每天凭药物勉强控制。但他一直

带病坚持工作，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白天

夜间，只要病家上门求诊，几乎没有一次推卸

出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服务于鹿木乡，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调任潮基乡卫生院工作。

上街村西有一古石桥（无护栏，现仍在）是各村

往来的必经之道，父亲患有眩晕病，但求诊者

络绎不绝，每经上街村石桥，父亲不得不对患

者家属说：“我‘旋兮旋’，你搀扶着我才能过

桥。”现潮基村民每当回忆起我父亲由病家搀

扶过桥而出诊的场面，仍感慨万千。不知是否

因劳力、劳心而致中年即现白发，到了晚年，父

亲的头发愈益雪白，湖岭、陶山、马屿一带的百

姓尊称我父亲为“白头发”老先生。

自1979年，父亲退休在家后，仍为患者诊

疗不辍。在88岁高龄时，他不慎摔倒，呼吸疼

痛，被诊断为肋骨骨折，经治疗3个月几近痊愈，

不幸的是他再次摔倒，多日卧床不起，诱发褥

疮，从他面部表情知道他疼痛难挡。在他神志

还十分清醒的最后日子里，我问父亲，“你痛不

痛？”父亲说：“痛兮痛！”“那你为何不吭一声？”

父亲说：“我强忍着，不然的话，让你们做子女的

揪心啊！”父亲终不幸与世长辞，享年89岁。

在我们子女心目中，父亲一生没有与人红

过脸动过手，在人前说别人的好处，在背后也

没有说别人的短处，对我们5个子女的教育也

是谆谆善诱，从来没有打过没有骂过。作为父

亲的子女，我们感到骄傲与自豪。谨以此文献

给九泉之下的父亲，而寄托我们的哀思。

暮春时节，我来到“人间天堂”杭州过

生日。这次我去西湖，不若以往走马观花

式地完成游览所有景区的任务，而是多了

一份情调，正如怀春的姑娘邂逅心上郎，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抵达西湖已是夜幕降临，独自一人行

游湖畔，置身于沉静的夜色中，悠闲地欣

赏她的美。我默默无语，但始终掩饰不住

那撩动的心思。春意涌动之时，看着人们

或散步，或慢跑，或骑行环绕于湖边，微风

吹拂，身旁一对小情侣骑着双人自行车穿

过我身旁，发出欢笑声，多么纯真，又那么

简单自然，顿时触动我三十多岁不再稚嫩

的心弦，我欲揽住流失的浪漫情怀，抒发

些许沉淀已久的情感。

此时我已走近白堤断桥边，史诗般古

老的爱情故事仍为世人所传唱，稍带些许

敬畏，但现代人真挚的爱情故事不也照样

流传，且亟待新人来谱写。

西湖的美需要细细品尝，就像是一杯

甘醇的美酒，轻闻其香，浅酌于唇齿之间，

细品微荡于心的韵味，那么她的美便是一

览无遗，美不胜收。

夜游西子湖畔，湖面时而平静，时而

涟漪荡漾，湖风轻抚我的脸庞，深呼吸

⋯⋯所有关于西湖的美好画面全都浮现

在我的脑海，真有“湖风吹得游客醉”的美

感，我已深深体会到了西湖夜色朦胧之

美，真当不虚此行。

当晚入住的酒店离竹素园一步之

遥，次日天微微亮，漫步园林，清新的空

气、婉转的鸟啼、满眼的绿色，让人流连

忘返。穿过园林能直接看到苏堤长廊，

我被湖面一角给吸引了。一艘画舫停在

湖面，旁边铺满荷叶，碧绿的叶子似玉盘

般装满晶莹剔透的露珠，露珠借助早霞

发出莹光，甚是美妙。这一刻，唯有浪漫

一词才适用，此时开朗的情怀，不正是我

来西湖所要得到的吗？“清流与碧鲜，安

肯为君妍”，铺洒再多华美的词藻也无法

形容你的美。

我钟情妖娆艳丽的西湖夜色，那儿不

缺迷人醉人的春色，宁静中带着绚丽；我

更喜爱生机明媚的西湖晨光，春风吹拂的

满江绿水洒满灿烂；明月与阳光同样一样

照亮着我们的心，这便是我今次游西湖所

理解到的美。西湖之美，让我淡泊、宁静、

思考与感慨⋯⋯

一次，让学生写作文《回忆我的童

年》，没想到，他们竟然异口同声地回答：

没什么好回忆的！居然是那么整齐，比任

何一次的集体回答都要整齐多了。

我无法理解：“瞎说！童年怎么没什

么可回忆的！那么多的童年游戏，那么多

的童年玩具⋯⋯随便写写都是一篇文章，

不要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了！”

学生们还是哭丧着脸，一个胆子大一

点地站起来说：“老师，我们真的没有多少

游戏可写的，丢手绢之类的不好写也太普

通。我们的童年除了看电视就是玩电脑

⋯⋯”

猛然醒悟，是啊，我什么时候见儿子

玩过什么游戏？自己动手做过玩具？自

从搬进小区之后，本就少得可怜的玩伴几

乎就没有了。每天不是坐在电视机前就

是在电脑前。活脱脱一个开朗、好动的孩

子变得内向、不爱交流。至于玩具，全都

是买的。

记得我们小时候，那是一个物质极其

匮乏的年代。可是，我们照样玩得不亦乐

乎。没有玩具，自己做，沙包、毽子、铁环

⋯⋯可是样样在行。要不就是就地取材，

自创游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直到现

在，还对那些游戏念念不忘。

柿子成熟的季节，是我们孩子最快乐

的时候，倒不是为了吃那甜甜的柿子，而

是巴望着柿子核。有时，为了得到柿子

核，不惜在大人身后跟上一整天，就等着

他吃了柿子，好把那核取过来作为玩具。

手中柿子核多的孩子，往往是大家眼中的

宠儿。谁都想拉他一起游戏，目的就是把

他的柿子核赢过来。

在比赛时，要找一块平整的地儿，最

好是有台阶的，这样人好蹲下来。于是，

阶前头就成了我们的首选。一众孩子一

字在台阶前排开，把柿子核小心翼翼地摆

放在台阶上，人蹲在它前面，伸出右手，手

掌伸直，对准柿子核用力往前一推，核被

推得越远越好。推得最远的，就是赢家。

作为战利品，他可以拿走所有比他推得近

的核。看到那个大一点的孩子赢了大家

的柿子核时的得意样，我常常是恨得牙痒

痒，发誓下次一定用尽全力去推那柿子

核，却常常事与愿违。力气用得太大了，

方向不对，常常是手都肿了，核却没被推

出多远。这才明白，原来，玩这个也不是

靠蛮力的，是需要技巧的。

⋯⋯

也许，苦难是人生最好的大学。今天

想来，我几乎所有的优点：好强、节俭、善

于与人合作，都是儿时培养出来的。

我敢断定，我在童年中所学到的技能

绝不会比今天的孩子在培训班里学到的

本领少。今天的孩子学游泳，我们那时可

是在小河里摸鱼、摸虾的；今天的孩子学

射击，我们那时可是打瓦片、打水漂的高

手。今天的孩子⋯⋯

如果说我们那时的游戏是真刀真枪

的“实战”的话，那么今天的孩子玩得充其

量不过是模拟的“演习”。哪种收获更多，

尽在不言中！

也许，现在孩子们的童年也有别样的

精彩。可是，如果童年是没有回忆的，或

者，回忆里除了电脑游戏就是电视剧情，

那么，精彩的背后又该是多么难言的悲哀

啊！

“六一”儿童节，我突发奇想，我们大

人也该过过自己的儿童节，微信给初中同

学发出去：亲爱的同学们，白天我们在家

陪儿童，晚上我们过自己的儿童节去！

晚上，七八个同学在一茶座聚餐。一

见面就很开心，仿佛正在年少的时光里。

我们聊渐行渐远的童年。我想起那时我

们玩“过家家”，找几片破瓦砾作“盘子”，

寻一方平整大石为“餐桌”，拔几丛野草，

摘一些野果，拼凑出“一桌丰盛的佳肴”。

我们把撕碎的橘子皮和废弃的算盘子串

起来跳方格。我们在山坡上遍寻野草莓，

把它连同嫩枝掐下来插在斗笠上。我们

在稻田里捉泥鳅，那些泥鳅滑溜得很，绝

不是现在的孩子们在玩农家乐时，故意散

在水池里让他们捉的那些死恹恹的泥

鳅。而在我看来，现在孩子们的童年就不

算童年了，大人倾其心智，也只能在儿童

节这天陪一下，再给他们来点成人式的快

乐——吃一顿奢华的大餐。

我们也聊工作上的苦恼和压力。现

在有工作单位的人，个个工作繁忙，压力

重。在座有一同学星期天单位也上班。

我是一教师，社会上对教师期望值太高，

令我们高处不胜寒，其实我们只是一些食

人间烟火的凡人，教学工作，班主任工作，

家庭一堆的家务事，如果还加上一个读初

三的孩子，再被一个班50个八九岁精力

旺盛的孩子倒腾得软塌塌的，说实在的，

孔子的因材施教简直就是一场华贵的宴

会，赴不起了，恨不得把他们像年糕一样

捣成一个模子全部做成听话的乖宝宝状。

我们也聊父母。母亲知道我忙，平时

从不邀我回去。就是在过年过节时，她会

喜滋滋地打来电话，而我往往是被她话筒

里快乐的声音感染，脑子一热，一激动就

答应了她，过后又想起一大堆事，又反悔

了，再电话打过去取消。现在，她邀我回

去，即使我是真要回去的，她也是不信

了。她还没放下话筒，自己马上会转口

说：“你这个‘囡儿鬼’，你说不准的！”在母

亲那里，我成了天底下最不守信用的人！

但是她从不责怪我。

正聊着，又过来一同学。他是瑞安

一所中学校长，他的心情有点小纠结，一

坐下来就嫌青岛啤酒太水味，不够力。

他说，来几瓶喜力。连喝了几杯酒，他有

点沉重地说：“现在走到哪里，都说校长

开房，教师辱童事件。”在我们同学心目

中，他是一个很正直很善良的人，平日

里，他是很不耻这种行为的。事实上，像

他，以及瑞安很多校长，他们都是正直高

尚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任劳任

怨，不图回报，但是网络和铺天盖地的

舆论不断地刺痛着他们的心灵。

成人世界的内容越来越多，各种各样

的压力，工作的繁重，孩子得教育，父母要

孝敬，我们活得越来越累，是因为我们已经

没有了儿童的心态。在渐渐老去的时光

里，我们要学会活得像个孩子，像孩童一样

地生活，放下压力，可以像孩子一样童言无

忌，可以让自己很多时候，心灵变得简单，

甚至可以简单到就像瑜伽状态里的那样，

杂念停止，只有维持生命的简单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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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父亲二三事忆父亲二三事
■彭学楷

大人也过儿童节
■彭小青

■孙华峰

再游西湖

■周微燕

也说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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